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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new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ernstein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anti Marxism” and demanded “free criticism” and “correction” of “traditional views”. 
Therefore, after Engels died, Bernstein seized the manuscript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pub-
lished only two of them. For the reason of Bernstein’s actions, on the one hand, he had the illusion 
of “improvement” of capit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and highly afraid of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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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下，伯恩斯坦高举“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求对“传统观点”

进行“自由批判”和“修正”，于是，在恩格斯逝世后扣押了《自然辩证法》手稿，只发表了其中两篇

论文。伯恩斯坦如此作为的背后，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抱有“改良”的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

义革命道路的不满和高度怵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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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都经历了重大飞跃，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巨大的物质生产力量，促进了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

质性发展。与此同时，稳定发展时期的“合法斗争”冲淡了无产阶级强烈的革命意愿，模糊了无产阶级

对于运用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必然性的正确认识。资产阶级“软硬兼施”，伺机在无

产阶级中培养一个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并积极拉拢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以“糖衣 + 炮弹”

的拙劣手段迫使他们放弃坚定的革命立场，退而成为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忠实拥护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发展日新月异的特殊时期，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

派应运而生，拉萨尔、福尔马尔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伯恩斯坦在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

杜林、拉萨尔等人的部分思想后，将这些思想片段杂乱无章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伯恩斯坦的“思想大

杂烩”——“修正主义”。1879 年初，伯恩斯坦与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出场，他

们筹办了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并试图利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来炮制反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纲领，妄图用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假面来取代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 

2. 伯恩斯坦与恩格斯的历史渊源 

伯恩斯坦与恩格斯最早的历史相交轨迹始于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激烈思想交锋。1879 年末，马克

思、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信中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极端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倾

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甚至建议将“三人”开除党籍，以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可见，年

轻的伯恩斯坦在世界观刚形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他一边热情地赞扬着拉萨尔

主义，一边也接受《共产党宣言》中的普遍原理，那时的他显然还不能够准确地把握拉萨尔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看透资本主义的逻辑陷阱，早已摸清资本运转的剥削本质，

并为“单向度的社会”指出了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成熟的“共产主义”，自然容不下年轻的伯恩斯

坦在根本立场上所犯的“糊涂”。 
其后，伯恩斯坦也有过很长一段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片段。迫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德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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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崇高威望，伯恩斯坦开始“见风使舵”，通过向倍倍尔靠拢进而向马克思、恩格斯表

达了悔过之心，誓与“苏黎世三人团”分裂开来，与右倾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并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

在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谅甚至信任后，伯恩斯坦便与恩格斯建立了长期的书信往来。恩格斯非常

看重对这位年轻人的引导与栽培，也十分关心他的日常工作与基本立场，经常对他耳提面命。1885 年 4
月，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书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伯恩斯坦附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想法，并告诫他“鬼并不

象描绘的那样可怕”[1]。1888 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伯恩斯坦遭到瑞士政府的驱逐，随

即带领编辑部迁往伦敦，在恩格斯的眼皮子底下工作、生活。1880 年至 1895 年间，伯恩斯坦在恩格斯

的积极引导与用心栽培下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作了许多积极的具体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揭

露反动政府的阴谋、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可称得上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2]。 
1895 年，恩格斯过世，伯恩斯坦便立即叛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驳”和“修正”。在英国

工作、生活的十几年间，一方面，伯恩斯坦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从而对

资本主义萌生了“改良”的幻想，另一方面，由于始终未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方式，从

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修正”的妄想。伯恩斯坦在吸收了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思想基础上，对马克

思主义的“修正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896 年至 1898 年间，于《新时代》上以《社会主

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 6 篇文章，借此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修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

个冠冕堂皇的缘由；其二，1899 年 2 月，出版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的“系统性成果”——《社

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修正主义”就此形成体系。至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成为“资

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3]。 

3. 伯恩斯坦扣押《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原因 

《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在伯恩斯坦的“搅和”下几经曲折。早在 1873 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

就提到了关于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就辩证唯物思想写作的宏大计划(即写作《自然辩证法》)，途径与杜林

的论战，而后继续潜心研究，直至 1885 年，恩格斯逝世，留下 10 篇论文和零散的札记。恩格斯逝世后，

手稿落到了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伯恩斯坦手中，手稿中除《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

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外，其余论文和札记被长期扣押，直至十月革命后才得以问世。 
那么，为什么伯恩斯坦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束之高阁呢？ 
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多年的情感敌对。由于早期双方激烈的思想交锋，这段关系便有了一个不

那么愉快的开端，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表面和谐仅仅是伯恩斯坦“见风使舵”的维护，而不是

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信仰，加之恩格斯时常“耳提面命”，批评伯恩斯坦“还不是他应该是的那个

样子”[4]，更加深了他内心的敌对情感。以至于恩格斯刚逝世，他就露出了“狐狸尾巴”，说明“一直

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5]，可见伯恩斯坦内心一

直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观点”，只是小心翼翼地不愿甚至不敢以“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但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

[5]。这里，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即是指的恩格斯逝世的情况，不难看出，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的背叛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情绪反馈，而是多年情感敌对的蓄谋已久。伯恩斯坦于恩格斯的多年积怨与出版《自

然辩证法》手稿显然是背道相驰的。 
第二，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殊途。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便借由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宣称马克思主

义已经“过时”，从《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

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6]，并试图“另

起炉灶”。他宁要路易·博朗般“乌托邦式”的美好图景，也不要布朗基般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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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梗顽不化容易使他走向哲学上的“一叶障目”。如果说伯恩斯坦于恩格斯的多

年积怨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早期的思想殊途，那么后期，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则在于政治立场的完

全背离。马克思、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

的社会制度”[7]，伯恩斯坦则拒绝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错把“社会改良”当作社会发展的优先手段，

试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时，出版《自然辩证法》手稿显然不是伯恩斯坦的当下要务。 
第三，与恩格斯在革命方式主张上的云泥之别。虽然伯恩斯坦自诩“恩格斯的继承人”，但他们在

革命方式上的主张却截然相反。在《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现代

社会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强调道“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

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8]，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晚年仍然坚定地将暴力革命作为夺取国家政权，走向

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肯定了暴力革命铁一般的必然性。恩格斯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以和平方

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那必须是在民主制度非常完善和健全的前提条件下，而实行联邦制、君主

制的德国，其专制的政治背景注定了它只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毕竟“革命权是唯一的真

正‘历史权利’”[9]。而伯恩斯坦只是片面地看到了恩格斯承认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便

“一言以蔽之”，选择性地忽略了恩格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更没有深思和平实现方式的潜在条

件。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伯恩斯坦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审阅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其萌生了“改

良”的幻想，所以理所当然地无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伟大预言，转而潜心于资本主

义的改良道路，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分道扬镳。所以，伯恩斯坦断然扣押了《自然辩证法》手稿。 

4. 伯恩斯坦发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两篇论文的原因 

综合以上三个缘由，伯恩斯坦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扣押到底。但是，早

在《自然辩证法》问世之前，其中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

的自然研究》——就在伯恩斯坦手中被提前发表。 
那么，伯恩斯坦为什么要发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两篇论文呢？ 
第一，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威望。伴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

的问世，马克思主义以鲜活的革命姿态正式出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听诊器”洞悉了资本

主义发展的各个环节，摸清了资本运转的内在逻辑，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伟大预言，论证了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铁一般的必然性，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崭新的革命篇章，进而成为德国社会

民主党派中“信仰式”的存在。他们不仅生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

是党内“活的灵魂”，时至今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花火仍然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舞台上熠熠生

辉。《自然辩证法》手稿，作为恩格斯呕心沥血十二年的重要成果，对于阐释恩格斯的自然观、自然科

学观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对于促进人类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便伯恩斯

坦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也不能完全无视《自然辩证法》手稿，全部扣押而不予发表。

于是，善于折中的他选取了手稿中较为早期的两篇论文予以发表。 
第二，没有明确地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伯恩斯坦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或是由于早期的

情感积怨，亦或是源于中期的思想殊途，归根结底演化成了后期政治立场的完全对立。他站在什么样的

政治立场，和他持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发出什么样的呐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深信不疑的

伯恩斯坦始终对资本主义发展抱有谜一般乐观的心态，所以高举“修正主义”的旗号，要求对“传统观

点”进行“自由批判”和“修正”，试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自然容不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

手段。而《自然辩证法》手稿是就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重要成就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概括[10]，其

中不乏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劳动等因素产生的思想花火，但并没有明确的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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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无产阶级肩负世界历史性革命使命的相关理论[11]。《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实属人

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范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实属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方法论范畴，两篇论文

均没有明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问题论述。所以伯恩斯坦敏感地选择了较为“安全”的两篇论

文予以发表。 
第三，《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于《自然辩证法》手稿具

代表性意义。《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恩格斯于 1873 年随《导言》部分一同完成的，它揭

示了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的根本特点在于——人的历史是由人通过劳动自己创造的[12]；《神灵世界中的

自然研究》则是恩格斯途径批判杜林，完成《反杜林论》之后于 1878 年继续深究《自然辩证法》的第一

个章节，它以具体的事例和明晰的哲理分析批揭了自然科学家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和唯灵论思潮。这两篇

论文分别是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两个重要阶段的早期成果，于恩格斯阶段性的思想具有极

其重要的代表性意义。再者，在国内诸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解读中，这两篇论文也都成为

了不可避免的节选内容，这些经典文本解读的编者或大家或非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自然辩证法》中

选取了这两篇论文作为基础研究文本，可见国内学者对这两篇论文于《自然辩证法》的代表性意义的正

面评价。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伯恩斯坦选择这两篇论文予以发表的原因。 
综上，由于伯恩斯坦早期于恩格斯多年的情感积怨，中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殊途，以及后期与恩

格斯在革命方式主张上的截然不同，最终与恩格斯在政治立场上站到了对立面，于是在恩格斯逝世后，

他立即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扣押，但迫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崇高威望，又鉴于手稿中没有明确地

提及他们的根本矛盾即政治立场的完全背离，且思虑到两篇早期的论文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代表性

意义，所以伯恩斯坦选择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予以发表。

深入探讨伯恩斯坦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背后，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结合时代背景把握伯恩斯坦与马克

思主义分道扬镳的个中曲折和“修正主义”的兴起，剖析伯恩斯坦先扣押《自然辩证法》手稿而后又选

择其中两篇论文予以发表背后的深层缘由，另一方面能够更深地结合理论背景理解恩格斯晚年较为成熟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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